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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分析今北部吳語從邪澄牀（崇船）禪等聲母讀音，指出這些聲母讀
擦音是吳語固有讀音層（白讀），讀塞擦音是以後杭州半官話覆蓋層�

（文讀）；然後再分析這些聲母在南部吳語裡的情形，發現與北部吳語大致
相同，只是白讀讀擦音的不包括澄母。作者認為從邪崇船禪讀擦音是直接繼
承了《顏氏家訓—音辭篇》裡所說的江東方言從邪不分、牀（崇船）禪不分的
特點，據此本文提出鑒別南朝江東方言的一個語音特徵：從邪崇船禪母都讀
擦音。以此鑒別特徵為依據，本文再考察了北部吳語、南部吳語、江淮官話、
徽語、閩語等方言相關聲母的讀音，指出吳語（不包括杭州話）、徽語嚴州片
是古江東方言的範圍。不過這些地區的方言歷經一千多年的語言接觸和自
身演變，也覆蓋著來自中原權威官話和地區權威話的塞擦音文讀層次。塞擦
音文讀層與擦音白讀層互相競爭，此消彼長，使得這些方言裡讀塞擦音還是
擦音「一處一個樣，一筆糊塗賬」。

關鍵詞: 江東方言, 吳語, 徽語, 杭州話, 文白異讀

1.	 文獻所記從邪牀禪母讀音與古江東方言

1.1

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說：「南人以錢（從母）為涎（邪母），以石（禪母）為
射（船母），以濺（從母）為羨（邪母），以是（禪母）為舐（船母）。」這段記錄表明南
朝時江南地區的方言從邪母、船禪母不分。

江南一帶方言從邪不分、船禪不分在歷代的文獻裡一直是有記錄的，我們
可以列出很多。顧野王（519–581年）梁朝吳郡吳縣（今蘇州）人，所撰《玉篇》傳
世有多種版本，日本空海所著《萬象名義》更多保留原本《玉篇》的反切。今本�

《玉篇》從邪母有分，而《萬象名義》所保留的反切裡以邪母字切從母字者很
多，如「坐」徐果反、「就」徐溜反、「情」似盈反、「自」徐利反等等。至於船禪兩母，

《萬象名義》是不分的，只有禪母一類字，用「時」包括船禪母。周祖謨認為這
些特點是反映當時江南吳語從邪母、船禪母不分的情形（周祖謨1966: 270–404, 
315–316）。《萬象名義》也有很多精組從（邪）母與莊組崇母互切的例子，如「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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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江反（從母），今本玉篇仕江切（崇母）；「淙」仕宗反（崇母），今本《玉篇》在宗
切（從母）；「觪」仕兀反（崇母），今本《玉篇》在兀切（從母）；「𪘧」仕滑反（崇母）
，今本《玉篇》在滑切（從母）等等（周祖謨1966: 313–314）。如果說《萬象名義》
從邪母、船禪母相混是反映當時江南吳語從邪、船禪不分的情形，那麼，崇從
母互切，則也可說明當時江南吳語從邪崇三母相混。陸德明（約550–630年）也
是蘇州吳縣人，所撰《經典釋文》的反切注音也多有從邪不分的現象，如卷九�

《周禮音義下》：聚，似主反。「聚」是從母字，「似」是邪母字，以「似」為「聚」的
反切上字，也說明當時江南方言從邪不分的現象。《切韻》裡船、禪兩母分得很
清楚的，現在的學者一般認為船母是擦音，禪母則是塞擦音，可是在陸德明的

《經典釋文》和顧野王的《玉篇》裡船、禪兩母是混而為一，完全不能分。陸德
明、顧野王都是江南人，他們的反切一致地證實了顏之推的說法，也即當時的
江東方言從邪不分，船禪不分（邵榮芬2008: 119–120）。

崇母在陸德明的《經典釋文》裡也多跟從母、禪母、邪母異讀互切。下面是
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通志堂本《經典釋文》的一些例子（被切字用黑體字標出）
，括號內的數碼和拉丁字母表示「頁碼/版面/行數」。

崇禪異讀例：
漸：
序：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

於外，故作是詩也。（毛詩‧小雅‧漸漸之石，頁1099）○漸漸之石：士銜反
崇銜平，沈時銜反禪銜平，山石高峻也，亦作嶃嶃，下同。（89/b/8）

		  漸。女歸吉。利貞。（周易‧漸，頁253）○漸：捷檢反從鹽B上。以之前爲義即階
漸之道艮宫歸魂卦。（28/d/5）

屬：
		  孺，屬也。注：謂親屬。疏：李巡云：「孺，骨肉相親屬也。」（爾雅‧釋言，頁88）�

○屬：雛欲反崇燭入。（412/b/3）
		  對曰： 「忠之屬也……」（左傳‧莊公‧十年，頁275）○之屬：音蜀禪燭入。

（228/a/3）
汋：
		  一曰邦汋，注：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汋者，斟汋盜取國

家密事，若今時剌探尚書事。（周禮‧秋官司寇‧小司寇，頁1082）○邦汋：
上灼反禪藥入，注同。（132/a/9）

		  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瀱汋。（爾雅‧釋水，頁241）○汋：仕捉反崇覺入，又上若
反禪藥入。（422/d/5）

崇從異讀例：
儳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鄭箋：儳焉，可輕賤之貌也。如不

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禮記‧表記，頁1715）○儳焉：徐在鑑反從銜

平，又仕鑒反崇先平，輕賤貌。（210/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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雛
		  生噣，雛。（爾雅‧釋鳥，頁348）○雛：匠于反從虞平，《字林》云，雞子也。又仕

俱反崇虞平，鳥子生而能自啄者。《禮記》云，雛尾不盈，握不食是也。字或作
雛，同。或云，仕俱反崇虞平者，是鳥子也。匠于反從虞平者，爲鳳類也。（434/a/3）

俴
		  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

是以博爲帴也。注：鄭司農云：「帴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玄謂翦者，如「俴
淺」之俴，或者讀爲「羊豬戔」之戔。（周禮‧冬官考工記‧鮑人，頁1301）○如
俴：音踐從仙A上，劉仕顯反崇先上。（138/c/4）

棧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注：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

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下，爲北牖。（周禮‧春官
宗伯‧喪祝，頁804）○而棧：劉才産反從山上，一音士諫反崇刪去。（124/b/1）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
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周禮‧春官宗伯‧巾
車，頁851）○棧車：才産反從山上，又仕板反崇刪上。（125/a/10）

鱒
		  九罭之魚，鱒魴。毛傳：鱒魴，大魚也。（毛詩‧豳風‧九罭，頁622）○鱒：才

損反從魂上，沈又音撰崇刪上，大魚也。（74/c/10）
		  鮅，鱒。（爾雅‧釋魚，頁330）○鱒：才損反從魂上，《説文》云，赤目魚，一音仕

轉反崇仙B上，或直轉反澄仙B上。（432/b/3）
蠶：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禮

記‧檀弓下，頁382）○蠶：士南反崇覃平。（173 /a/1）
	 	 蠶䖸。（爾雅‧釋蟲，頁320）○蠶：徂南反從覃平，下同。（431/a/8）
巢：
		  大笙謂之巢，（爾雅‧釋樂，頁172）○巢：孫顧並仕交崇肴平、莊交二反莊肴平，

孫又徂交反從肴平，巢，高也。言其聲高。（418/b/6）
聚：
		  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左傳‧哀公‧元年，頁1856）○

生聚：才喻反從虞去，又如字從虞上。（297/d/11）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注：療畜獸必灌

行之者，爲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節，趨聚之節也。氣謂脈
氣，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周禮‧天官冢宰‧獸醫，頁139）○
趨聚：仕救反崇尤去，本亦作驟，同。（111/b/5）

崇邪異讀例：
疵：
		  音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𤷅疵以相對之。（莊子‧

人間世，頁160）○疵：士賣反崇佳去，又齊計反從齊去，上若作疣此則才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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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d/6）𤷅疵：恨。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尚書‧大誥，頁407）○疵：在
斯反從支A平，馬云。瑕也。（46/d/10）

		  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
瑕也。（左傳‧僖公‧七年，頁400）○疵瑕：似斯反邪支A平，又疾移反從支A平。

（232/b/11）
漸：
		  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左傳‧文公‧五年，頁583） �

○沈漸：似廉反邪鹽A平，注同。（240/b/11）
鉏：
		  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左傳‧成公‧十六年，頁888）○將鉏：仕魚反崇魚

平，徐在魚反從魚平。（253/c/7）
		  西鉏吾曰：「何也？」（左傳‧成公‧十八年，頁929）○西鉏：仕居反崇魚平，

徐在居反從魚平。（255/b/7）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二璋皆有鉏牙之

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周禮‧冬官考工記下‧玉人，頁1318）○
有鉏：劉李測魚反初魚平，沈徐加反邪麻平。（139/b/3）

上文所列的經注家大多都是吳地或南方人，如徐邈：（343–397年），東晉中晚期
人，出生在京口（今江蘇鎮江，鎮江話今屬江淮官話，但東晉、南北朝時期這一
帶的方言屬吳語，見鮑明煒1988），並在家中接受教育。沈重：（500–583年），武康

（今浙江德清）人。顧野王：（519–558年），吳郡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李軌：史
書無傳，生平不詳。祖籍江夏人（今湖北雲夢）。《經典釋文》把李軌列於干寶之
後，徐邈 、劉昌宗之前，據此推斷當是東晉中期人。李軌應該是東渡以後出生，
僑居江左。劉昌宗：史書無傳，生卒年、籍貫、生平經歷皆不詳，生活年代可能
略早於徐邈，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其為東晉時期南方經師。再加上陸德明本身
也是蘇州人。我們通過他們所注的被切字、反切用字、反切又讀可以知道當時
江東方言從邪船禪崇等母相混的情形。

1.2

周祖謨據《顏氏家訓·音辭篇》的記載，對當時江南吳語從邪兩母的讀音有過研
究，周文認為（周祖謨1966）：

廣韻『錢』『賤』為從母字，『涎』『羨』為邪母字，南人以錢為涎、以賤為羨者謂讀
涎為錢，讀羨為賤，是江東語音邪母讀為從母，音dz，不音z。

我們認為《顏氏家訓·音辭篇》的記載和上述其它一些材料至多告訴我們當時
江南吳語從邪母不分，並不能說明從邪兩母到底是讀濁擦音還是濁塞擦音。
下面文獻材料倒是能證明當時的江南吳語從邪兩母都是讀濁擦音，而不是濁
塞擦音。唐《可洪音義》卷二五說：「漬，疾賜反……，又似賜反者吳音也。」「漬
疾」都為從母字，「似」是邪母字；顯然根據《可洪音義》從母字要用邪母字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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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上字才是吳語，只能說明當時的吳語從邪母都應該讀擦音（鄭張尚芳2007;
陳忠敏2015）。元末陶宗儀（1329–約1412年）所撰《南村輟耕錄》，其中有描寫松
江人射字法遊戲，從邪合一，以「晴」作為代表字，「晴」下兩助紐字為「晴涎」，「
成」作為代表字，「成」下兩助紐字為「成涎」，「晴」「成」助紐字第二字相同，說明

「晴（從）、涎（邪）、成（禪）」聲母同，也有學者認為元松江方言這字三聲母同
音，應該是讀濁擦音z（魯國堯1994: 250–291）。

1.3

晚明蘇州人馮夢龍（1574–1646年）編輯的蘇州一帶民歌集《山歌》也有很多從
邪崇母同音的現象。如：

坍塌草庵成弗得個寺，何仙姑丫鬟兩分開。（01.19)(寺邪=事崇）
間邊有畫弗知個邊個字，上頭箍緊下銷釘。（06.22)(畫=話，字從=事崇）

這兩句詩裡「寺」、「事」同音替代，「字」和「事」也同音替代，說明當時的蘇州話
「寺、事、字」同音。《山歌》另一句詩有：

姐道：郎呀，褥子上番身無席摸，千條錦被弗如郎 （07.20)(標題《寂寞》）

詩歌的標題就是「寂寞」，詩句裡用「席摸」來替代「寂寞」，說明「寂」「席」同音。

1.4

與馮夢龍同時期的吳江人沈寵綏，著有《度曲須知》，其中舉了許多當時蘇州
一帶吳人讀音的「錯誤」，希望在「度曲」的時候要更正，也即作者所說的「正
訛，正吳中之訛也」。如「範例三」中有〈北曲正訛考〉，說：「『詳祥翔』，徐將切，
與『牆』之齊將切異；『詞辭祠』，祥慈切，非牆慈切」。「徐」邪母，「牆」從母。作者
所說的錯誤之處也正是那個時代蘇州一帶吳語的特點，也可以看出當時蘇州
一帶從邪不分。沈寵綏還在下卷的〈北曲正訛考〉列有唱北曲時因受吳語影響
而容易讀錯的字，特別提醒演員不能唱錯。我們從原文摘出從邪澄牀（崇、船）
禪聲母以及日母「X不作B」格式的例子，注上古聲母來源及今蘇州話讀音，音
標右上角數碼表示調類：

		  崇（崇母）…不作戎（日母），（今蘇州話「崇」及「戎」文讀是 [zoŋ2]）
		  叢（從母）…不作戎（日母），（今蘇州話「叢」及「戎」字文讀讀[zoŋ2]）
		  象像（邪母）…不作匠（從母），（今蘇州話三字讀[ziã6]）
		  序敘緒（邪母）…不作聚（從母），（今蘇州話四字讀[zi6]）
		  署曙（禪母）…不作聚（從母），（今蘇州話三字讀[zi6]）
		  寨（崇母）…不作在（從母），（今蘇州話二字文讀是[ze6]）
		  辰晨宸（禪母）…不作人（日母），（今蘇州話「辰晨宸」及「人」文讀是[zǝ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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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殉狥（邪母）…不作盡（從母），（今蘇州話三字讀[zin6]）
		  旋（邪母）…不作全（從母），（今蘇州話二字讀[ziɪ2]）
		  羨（邪母）…不作賤（從母），（今蘇州話二字讀[ziɪ2]）
		  繩（船母）…不作成（禪母），（今蘇州話二字讀[zǝn2]）
		  仍（日母）…不作成（禪母），（今蘇州話二字讀[zǝn2]）
		  剩乘葉盛（船母）…不作鄭（澄母），（今蘇州話三字讀[zǝn6]）
		  柔蹂揉（日母）…不作紬（澄母），（今蘇州話四字讀[zʏ2]）
		  售（禪母）…不作冑（澄母），（今蘇州話二字讀[zʏ6]）
		  甚（禪母）…不作任（日母），（今蘇州話「甚」及「任」文讀是[zǝn6]）；
		  髯（日母）…不作蟾（禪母），（今蘇州話二字讀[zø6]）
		  漸（從母）…不作燖去聲（邪母），（今蘇州話二字讀[ziɪ6]）

古屋昭弘指出「X不作B」這樣的注正是從反面說明，X在明末吳語中讀作B，
也即暗示當時蘇州話裡「X=Y」（古屋昭弘2014）。由此系聯類推可知當時日（文
讀）禪牀澄從邪各母相對應的聲母已經全部同音了。古屋昭弘也指出這些字
同音，只能是濁擦音z，不可能是濁塞擦音dz（古屋昭弘2014），因為日母（文讀）
、邪母等不可能讀濁塞擦音。

1.5

上述的各種文獻都十分清楚告地訴我們，從南北朝一直到明末，江南地區的
從邪牀（崇船）禪等母的固有讀音是相混的，讀濁擦音。到了明末澄母也有跟
它們相混的情形。聯繫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所說的話，我們可以把從
邪、牀（崇船）禪聲母相混讀擦音作為古江東方言的一大特徵，並以這個特徵
為線索來考察古江東方言的範圍。

2.	 今北部吳語從邪牀禪母讀音討論

2.1

今天吳語裡從邪牀禪母也多有相混。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第三卷《歷史
上的研究》第十三章〈知徹澄照穿牀審禪諸母總論〉中說：「牀禪兩母在近代方
言裡的讀法如下：吳語讀作塞擦音或摩擦音，亂七八糟的並沒有任何條理。」（
高本漢2003: 326–327）。趙元任在《現代吳語的研究》第一章〈吳語聲母〉裡也曾
指出「古音的牀禪跟今音的dj、zh都是一筆糊塗賬，能分辨的如常熟、常州、寧
波等地，它們辨類的法子，又是一處一個樣子，所以只並為一個zh類。同樣，從
邪母也一律用z代表，不另加dz。這一筆糊塗帳並不是不值得算，是因為一時不
容易算出來，等算出來了關於古今方言的異同可以有一種有趣的比較。」（趙
元任1956: 39–40）。趙元任所說的一筆糊塗帳包括從邪牀（崇船）禪等聲母。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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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蘇南吳語、上海吳語、浙江吳語十七個代表點古從邪澄崇船禪六個聲母12
個代表字的讀音（麗水材料取自陶寰先生的調查，其餘都取自錢乃榮1992《當
代吳語研究》，聲調跟本文討論的問題無關，所以略去）。

表 1. 十七吳語點古從邪澄崇船禪六母讀音

  坐從 罪從 蠶從 席邪 茶澄 重澄 柴崇 牀崇 鋤崇 船船 城禪 嘗禪

丹陽 ʣʌɤ ʥyz sᶻɘŋ ɕɪʔ ʣo ʦoŋ szɑ szɑŋ ʦʌɤ szɘŋ/
ʦʰɘŋ

ʣɛn ʣæ

宜興 zu zɐɪ ze ʑiɪʔ ʣo ʣoŋ zᴀ zᴀŋ zu ʑyɪ ̃ ʣəŋ zᴀŋ
常州 zʌɯ zʮæe zɔ ʑiɪʔ ʣo ʣoŋ zɑ zʮᴀɲ/ 

zᴀɲ
ʣʮ zɔ zəɲ zᴀɲ

無錫 zʌɤ zᴇ zo zɪʔ zɑ/
zʌɤ

zoŋ zɑ zɒ̃ zʌɤ zo zən zã

蘇州 zɜu zᴇ zɵ zɪʔ zo zoŋ zɒ zᴀ̃/zɒ̃ zɛu/
zʮ

zɵ zən zᴀ̃/zɒ̃

常熟 zɯ ʣᴇ/
zᴇ

zɛɲ̃ zɪʔ ʣu dʐʊŋ zɑ ʐᴀ̃ dʐʮʅ ʐɤ dʐɛɲ̃ zᴀ̃

上海 zu zø/zᴇ zø ʑiɪʔ zo zʊŋ zᴀ zᴀ̃ɲ zu zø zəɲ zᴀ̃ɲ
嘉興 zɘu zʯe zɤə ʥiəʔ zo zoŋ zɑ zᴀ̃ zʮ zɤə zən zᴀ̃
湖州 zɘu zøʏ zᴇ ʥieʔ zʊ/

ʣʊ
zoŋ ʣɑ/

zɑ
zɔ̃ zɿ zᴇ zən zɔ̃

杭州 ʣou ʣʮeɪ ʣᴇ ʥiɪʔ ʣɑ ʣoŋ ʣᴇ ʥʮᴀŋ dzʮ dzʮo dzən ʣᴀŋ
紹興 zo ʣe zɪ ̃ ʥiɪʔ ʣo ʣʊŋ za ʣɒŋ ʣu zæ̃ zɘŋ ʣɒŋ
寧波 zəʊ zᴇɪ zᴇɪ ʑiɪʔ ʣo ʣoŋ za ʣɔ̃ zʮ zø ʥɪŋ ʣɔ̃/

zɔ̃
黃岩 zo ze zɛ ʑieʔ ʣo ʣoŋ zᴀ zɒ̃ zɿ zø ʑiɪŋ zɒ̃
金華 suo ʣueɪ sɯə/

szɯə
ɕʑiə ʦʰuɑ ʨʯoŋ/

ʦoŋ
sɑ ɕʯʌŋ ʨʯ/

ʦu
ɕʯe ʣən ʨiᴀŋ/

ʦᴀŋ
永康 szoə szəɪ szɤə szəɪ ʣʊᴀ ʣoŋ ɕʑiᴀ ɕʑʏᴀŋ szʊᴀ ɕye ɕʑiɪɲ ʥiᴀŋ
衢州 szᶷu szɘɪ szə ʑiɘʔ ʣɑ ʤʯʌŋ szɛ ʒʯɒ̃ szᶷu ʒʯə ʒʯən ʤʯã
麗水 zu zei zuɛ ʑiʔ ʣuo ʥiɔŋ zuɔ ʑiɔŋ zuo ʑye ʑiŋ ʑiã
溫州 szᵊu zæi szɵ zɪiʔ ʣo ʥyᶷɔ szɑ ɦyᶷɔ zᵊu ɦy szəŋ ɦi

這12個字（詞）都是口語常用字（詞）。十七個方言點中只有杭州話這些字都
讀塞擦音，其他各點讀塞擦音還是擦音參差不齊。從古音音類來看，澄母除無
錫、蘇州、上海、嘉興外都讀塞擦音。無錫、蘇州、上海、嘉興的音系裡沒有dz聲
母，所以澄母字「茶」「重」跟其他字一樣都讀擦音z。

如果要梳理出方言裡「從澄邪崇船禪」六個聲母讀塞擦音/擦音的規律，最
好從單點方言入手，而且最好這個方言點裡這些中古聲母今既有讀塞擦音又
有讀擦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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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們先來看吳語海門（江蘇省海門縣）話。江蘇海門話古從邪澄崇船禪母文
讀是塞擦音，白讀是擦音（王洪鍾2011: 82–83，例字及讀音據第四章〈同音字
匯〉108–137。漢字後音標先標白讀音，後標文讀音，白讀音和文讀音、舊讀和新
讀之間用「/」隔開，下同）。如：

從母：		 齊臍薺ɕʑi2/dʑi2，聚ɕʑi4/dʑi4，前錢全ɕʑie2/dʑie2，賤ɕʑie6/dʑie6，造szɔ4/dzɔ4，
就szəu2/dʑiəu2，層szən2/dzən2，秦ɕʑin2/dʑin2，淨ɕʑin6/dʑin6，牆ɕʑiaŋ2/dʑiaŋ2

，坐座szu4/dzu4，匠ɕʑiaŋ6/dʑiaŋ6，昨szəʔ8/dzo6，截絕ɕʑiəʔ8/dʑiəʔ8，罪szɛ4/
dzei4，字自szɿ4，蠶szie2，嚼ɕʑiɑʔ8

邪母：		 隨szei2/dzei2，旋ɕʑie2/dʑie2，袖ɕʑiəu6/dʑiəu6，穗遂隧dzei6，尋旬巡循dʑin2/尋
(新讀)旬(新讀)巡(新讀)循(新讀)ɕʑin2，詳祥翔dʑiaŋ2/詳(新讀)祥(新讀)翔
(新讀)ɕʑiaŋ2，習襲dʑiəʔ8/習(新讀)襲(新讀)ɕʑiəʔ8，像ɕʑiaŋ4

澄母：		 兆肇召zɔ6/dzɔ6

崇母：		 鋤szɿ2/dzu2，愁szəu2/dzəu2，饞szæ2/dzæ2，柴szɑ2，閘鍘煠szaʔ8，牀szaŋ2

船母：		 乘唇szən2/dzən2，剩szən6/dzən6，術述dzəʔ8/術(新讀)述(新讀)szəʔ8，船szø2

禪母：		 嘗裳szaŋ2/dzaŋ2，涉dzəʔ8/涉(新讀)szəʔ8，唇辰晨城成szən2/dzən2。

從海門話從邪澄崇船禪母的異讀情況看，澄母有文白異讀的少，基本只有一
讀，為塞擦音，文白異讀只有「兆肇召zɔ6/dzɔ6」三字。其他從邪崇船禪聲母文
白異讀則是大量的。其中白讀是濁擦音sz(ɕʑ)，文讀是濁塞擦音dz(dʑ)，常用的
口語詞，如「嚼像柴閘鍘煠牀船」等也只有擦音一讀。邪母、船母和禪母有些複
雜，從文白異讀的情形來看，也是白讀讀擦音，文讀讀塞擦音，但是除了文白
異讀外，還有一種擦音的「新讀」。如：

		  尋旬巡循dʑin6/尋(新讀)旬(新讀)巡(新讀)循(新讀)ɕʑin6

		  術述dzəʔ8/術(新讀)述(新讀)szəʔ8

		  涉dzəʔ8/涉(新讀)szəʔ8

「新讀」肯定晚於文讀，它的讀音都是擦音，跟今天北京官話對應，我們認為
這是晚近的北方官話層次，它跟原來的文白異讀形成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
白讀層sz(ɕʑ) 文讀層dz(dʑ) 新讀sz(ɕʑ)

從時間點來看，第一層次最早，第二層次其次，第三層次最晚，只不過在讀音
上，第三層次的讀音與第一層次的讀音相同。相同的讀音分屬不同的層次，我
們可以借助文白異讀和新舊異讀把它們區分開來。類似的情形在紹興話裡也
如此，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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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浙江臨安、湖州等地方言的情形跟海門方言同，今聲母讀濁塞擦音dz/dʑ的為
文讀層聲母，讀對應的濁擦音z/ʑ則為白讀層聲母（徐越2007: 61, 79）。如臨安
話：詞zɿ2/dzɿ2、治zɿ6/dzɿ6、社zue6, zuo6/dze6、誰zue2, zuo2/dze2。湖州話（徐越
2007: 27）：裁ze2/dzɛ2、鋤zɿ2/dzəu2。

2.4

浙江桐廬話z/dz異讀的情形也跟浙江臨安、湖州、江蘇海門話的相同，dz為文
讀，讀z為白讀（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方言調查組1992: 41–64）：

從母：		 才裁zɛ2/dzɛ2，罪zɛ6/dzɛ6，瓷慈zɿ2/dzɿ2，坐座zu6/dzu6，昨zʌʔ8/dzʌʔ8，前潛ʑiɛ2/
dʑiɛ2，賤ʑiɛ6/dʑiɛ6，齊臍ʑi2/dʑi2，薺ʑi6/dʑi6，就ʑiu6/dʑiu6，牆ʑiaŋ2/dʑiaŋ2，匠
ʑiaŋ6/dʑiaŋ6，淨ʑiŋ6/dʑiŋ6，籍藉ʑiəʔ8/dʑiəʔ8，字zɿ6，自ʑi6，蠶ze2，造皂zɔ6，賊
zəʔ8，嚼ʑiəʔ8

邪母：		 羨ʑiɛ6/dʑiɛ6，徐ʑi2/dʑi2，袖ʑiu6/dʑiu6，詳祥ʑiaŋ2/dʑiaŋ2，象像ʑiaŋ6/dʑiaŋ6，
席夕習ʑiəʔ8/dʑiəʔ8，續zəʔ8/dzəʔ8

澄母：		 峙zɿ2/dzɿ2，痔zɿ2，兆zɔ6/dzɔ6

崇母：		 豺zɛ2/dzɛ2，柴za2，牀ʑyaŋ2，閘鍘zʌʔ8

船母：		 剩zəŋ6/dzəŋ6，船ʑyɛ2

禪母：		 韶zɔ6/dzɔ6，嘗償zaŋ2，辰晨唇盛(~飯)zəŋ2，純蓴醇ʑyŋ2

根據文白異讀系統層次又音性質，有些字雖只有擦音一讀，也列入白讀類裡。
可以看出只有擦音一讀的都是些口語常用字（語素），也是常見的白讀音字（
見4.1節）。

2.5

今蘇州話聲母系統裏已經沒有濁塞擦音dz聲母，所以古從澄崇船禪母今不讀
濁塞擦音，不過同屬蘇州地區的吳江，其方言上述聲母可以讀dz，很多字還有
濁擦音z的異讀。下列例字及讀音取自汪平《吳江市方言志》第四章〈同音字表〉
和第六章〈詞語〉（汪平2010）：

從母：		 齊薺zi2，臍zi2/dzi2，辭zɿ2/dzɿ2，詞zɿ2，字自zɿ2，皂造zʌ4，材裁zᴇ2/dzᴇ2，罪zᴇ4/
dzᴇ4，慚zᴇ4，暫鏨zᴇ6，槽zʌ2/dzʌ2，蠶zø2，前zɪ2/dzɪ2，賤zɪ6，坐座zəu4，就ziəu4/
dʑiəu4，牆ziã2/dziã2，匠ziã6，存zən2，情zin2/dzin2，盡zin4/dzin4，淨zin6，從叢
zoŋ2，嚼ziaʔ8，賊zəʔ8，絕ziəʔ8/dziəʔ8，截疾籍寂ziəʔ8，鑿昨啄族zoʔ8

邪母：		 隧dzᴇ6，旋dzɪ2

澄母：		 持馳zɿ2，柱zʮ4/dzʮ4，巣兆zʌ2，朝潮zʌ2/dzʌ2，趙zʌ4，丈zɔ4/dzã4，纏篆zø4，椽
zø2/dzø2，茶zo2/dzo2，綢籌ziəu2，長場zã2/dzã2，腸zã2，沉橙zən2/dzən2，澄懲
呈zən2，著宅zaʔ8，侄殖zəʔ8/dzəʔ8，蟄zəʔ8，濁zo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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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母：		 柴zɔ2/dzɔ2，饞讒zᴇ2，鋤zəu2，助zəu6，愁ziəu2，牀zɑ̃2，崇zoŋ2，閘zaʔ8/dzaʔ8，
煠鍘zaʔ8，鐲zoʔ8

船母：		 船zø2，唇zən2，述術dzəʔ8

禪母：		 蟾zø2，蟬zø4，酬ziəu2/dziəu2，嘗償zɑ̃2，辰晨純醇蓴臣承丞成城誠zən2

作者並沒有說上述z/dz異讀是文白之別，但是我們從異讀的口語/書面程度就
可以判斷如果有z/dz異讀的，讀擦音z的口語化程度高，讀塞擦音dz的是文讀
音。如「柱」zʮ4/dzʮ4，讀zʮ4是在詞語「柱腳」裡，讀dzʮ4是字面音；「槽」zʌ2/dzʌ2，
讀zʌ2是在「屁股槽」詞語裡，讀dzʌ2是字面音；「材裁」zᴇ2/dzᴇ2，讀zᴇ2在「棺材」和

「裁縫」詞語裡，讀dzᴇ2是字面音；「前」zɪ2/dzɪ2，讀zɪ2是在「從前、前頭」詞語裡，
讀dzɪ2是字面音；「盡」zin4/dzin4和「絕」ziəʔ8/dziəʔ8，讀擦音zin4、ziəʔ8是在詞語「
惡盡惡絕」詞語裡，讀塞擦音dzin4、dziəʔ8是字面音。顯然，讀擦音的是白讀音，
讀塞擦音的是文讀音。其他沒有異讀的聲母的字音還有以下兩個特點。第一，
讀濁擦音的涉及到古從邪澄崇船禪六個聲母的字，其中邪母本來是讀擦音，
所以不列，只列可讀塞擦音的兩個字「隧旋」，這種讀法不見於普通話。第二，
多數字只有擦音一讀，說明白讀層是主流，有擦音/塞擦音異讀的也有一部分，
不過不及讀擦音的多，顯然讀塞擦音文讀呈衰退勢。

2.6

上海和蘇州兩地方言以前也有dz聲母的。蘇州傳教協會在1892年編著的《蘇
州方言字音表》(A Syllabary of the Soochow Dialect)列有dz聲母，不過書裡對
這個dz聲母後有特別的一個說明：「The initial is usually pronounced as z, by the 
common people. Scholars, however, prefer dz.」讀書人喜歡用dz聲母字的，老百
姓則用z。很明顯，在當時的蘇州話裡z是白讀，相對應的dz是文讀。艾約瑟(J. 
Edkins)1853年記載當時的上海城裡話有dz和z兩類聲母，從他的書裡能收集
到的讀dz聲母的漢字有黑體者書中有dz/z異讀，非黑體則只有z一讀。(Edkins 
1868[1853])：

從母：		 齊在罪造聚就裁瞧財錢前存賤從全泉暫盡情牆檣戕賊雜昨
邪母：		 隨辭緒序袖尋循席
澄母：		 池住茶除朝軸沉站場長腸丈重撞陣傳篆著直逐侄濁
崇母：		 柴豺助查乍
船母：		 剩
禪母：		 辰城成常

有人認為這反映了上海話dz到z的音變現象，而某些字的dz/z異讀則是dz到z音
變中間環節中的一種詞彙擴散現象（夏俐萍2015；錢乃榮2016）。其實在艾約瑟
書中的dz/z變異並不是音變問題，而是文白異讀相互競爭、相互替代現象，艾
約瑟本人在書中已經很明確指出這是文理和土白的差異。他在書中68節有段
說明，文內R.表示文讀(reading form)，C.表示白讀(colloquial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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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 is in some words retained in reading, when dropped in the colloquial 
form.

原書舉例（原書拉丁拼音不用方括號[ ]，國際音標撰寫在[ ]內）：

		  豺狼虎豹 (R. dzé) long 『hú pau』 [dze lɑ̃ hu pɔ]
		  稻柴 tau zá (C.) [dɔ za]
		  柴門 dzé (R.) mun [dze mʌŋ]
		  造完 zau (R.) dzau wén [zɔ (R.) dzɔ uẽ]

其中口語詞「稻柴」中的「柴」聲母是擦音，原書作者標有colloquial form的縮
寫「C」，文雅詞「柴門」中的「柴」聲母是塞擦音，原書作者標有reading form的
縮寫「R」。「造完」中的「造」原書作者標有兩種讀音，讀擦音的是「C」，讀塞擦
音的是「R」，這些十分明確表明了讀擦音的是白讀，讀塞擦音的是文讀。所以
文白異讀在同片方言區裡有一致的表現。根據同類方言文白異讀一致性的
特點，也可證明160多年前上海話dz/z的變異也是反映文白異讀的差異，而不
是dz→z的音變。

2.7

我們再來看另一個北部吳語點紹興話古從邪澄崇船禪等六母的讀音。紹興話
這些聲母也多有異讀。據王福堂《紹興方言研究》一書第四章〈紹興方言同音
字彙〉，下列字有異讀（王福堂2015: 48–77）：

從母：		 齊臍ʑi2/dʑi2，財材才zᴇ2/dzᴇ2，在罪zᴇ4/dzᴇ4，就ʑiɤ6/dʑiɤ6，槽嘈zɒ2/dzɒ2，前
錢ʑiẽ2/dʑiẽ2，賤ʑiẽ6/dʑiẽ6，匠ʑiaŋ6/dʑiaŋ6，曾ʑiŋ2/dzəŋ2，雜賊zəʔ8/dzəʔ8，昨
鑿zoʔ8/dzoʔ8，藉ʑieʔ8/dʑieʔ8，瓷糍zɿ2，自ʑi6/zɿ6，字zɿ6，薺鱭zɿ4，裁zᴇ2，造皂
zɒ4，矬zo2，坐座zo4，蠶zẽ2，嚼ʑiaʔ8

邪母：		 辭詞祠zɿ2/dzɿ2，穗zɿ6/dzɿ6，敍序緒ʑy4/dʑy4，隨zᴇ2/dzᴇ2，羨旋漩ʑiẽ6/dʑiẽ6，
像ʑiaŋ4/dʑiaŋ4，尋旬殉ʑiŋ2/dʑiŋ2，藉ʑieʔ8/dʑieʔ8，勺俗續zoʔ8/dzoʔ8

澄母：		 錘槌zɿ2/dzɿ2，兆zɒ6/dzɒ6，紂zɤ6/dzɤ6，纏塵zẽ2/dzẽ2，蟄zeʔ8/dzeʔ8，值zəʔ8/dzəʔ8

，召zɒ6

崇母：		 鋤zɿ2/dzu2，寨za6/dza6，豺za2/dzᴇ2，饞zæ̃2/dzæ̃2，柴za2，愁zɤ2，牀zɒŋ2，鍘閘
煠zæʔ8

船母：		 塍zəŋ2/dzəŋ2，唇zẽ2，船zẽ2

禪母：		 誰zᴇ2，zɿ2/dzᴇ2，睡zᴇ6/dzᴇ6，殊ʑy2/dʑy2，竪ʑy4，zɿ4/dʑy4，售zɤ6/dzɤ6，常嘗償
zɒŋ2/dzɒŋ2，盛zəŋ6/dzəŋ6，蜀屬zoʔ8/dzoʔ8，辰宸晨純醇蟬禪蟾zẽ2

作者在書中說：「許多聲母念dz、dʑ的字（從澄牀母）在口語中丟掉了閉塞成分，
念成單純的擦音z、ʑ。」(王福堂2015: 12) 這是符合本文所說的這些聲母字念擦
音是白讀，念塞擦音是文讀的規律的。作者又在同頁中說：「有些原來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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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音z、ʑ的字（邪禪母），口語中有時反而有一個閉塞成分，念成塞擦音dz、dʑ。
」所舉的例子如下（前白後文）：

邪母：	「隨」dzᴇ2/zᴇ2，「穗」dzᴇ2/dzɿ6/zɿ6，「序」dʑy4/ʑy4

禪母：	「嘗」dzɒŋ2/zɒŋ2，「屬」dzoʔ8/zoʔ8，「殊」dʑy2/ʑy2

其實，紹興方言邪母和禪母的讀音與海門話相類似，也有白讀是擦音，文讀是
塞擦音的，下列例子是陶寰先生（紹興人，方言學家）提供：

邪母：		 袖ʑiɤ6(袖子)/dʑiɤ6（領袖），尋ʑiŋ2/dʑiŋ2，旋ʑiẽ6/dʑiẽ6，像ʑiaŋ4(像爹像娘，動
詞)/dʑiaŋ4(畫像)，席ʑieʔ8（席子）/dʑieʔ8（主席）

禪母：		 誰zɿ2(何誰：誰)/dzᴇ2/zᴇ2，睡zɿ6/dzᴇ6，純zẽ2(純純：實在)/dzẽ2

上述的例子也可清楚看到在最常用的口語詞裡讀擦音的，是白讀。「誰」的讀
音最能說明問題，疑問代詞「何誰」是紹興方言非常口語和常用的，「誰」只能
白讀，讀zɿ2，文讀可以是dzᴇ2/zᴇ2，其中讀塞擦音dzᴇ2的跟杭州話對應（見第4節
討論），那麼另一個讀擦音的則是最新的北方官話滲透層。通過這種雙重的文
白對應，我們可以理清紹興話邪母、禪母的讀音層次：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
白讀層1 → 文讀層1    
z(ʑ)   dz(dʑ)    
    白讀層2 → 文讀層2
    dz(dʑ)   z(ʑ)

紹興話邪、禪母的文白讀分層的難點在於濁擦音z(ʑ)既可作為白讀，也可作為
文讀，也即最早的白讀層與最新的文讀層讀音相同，不過我們仍可以根據成
對的文白異讀把三個層次分開。紹興話邪、禪母的三個讀音層次的差異及分
層與江蘇海門話邪船禪母的白讀—文讀—新讀三層是對應的。

2.8

從北部吳語的這幾個方言點來看，古從邪澄崇船禪等六母很多字都有濁擦
音與濁塞擦音異讀，讀擦音的是白讀，讀塞擦音的是文讀。跟讀擦音的白讀相
比，讀塞擦音的文讀處於弱勢，有逐漸消亡的趨勢。不過這種消亡的程度在今
北部吳語的各個方言點裏是不盡相同的，一處一個樣，這種情形符合文白讀
音相互競爭，相互替代的特點。其中，保留白讀擦音的字卻是十分一致，往往
是口語常用詞（字），如從母的「自字糍齊臍薺罪坐槽造前賤蠶牆匠賊昨嚼」
，崇母的「柴鋤饞牀閘煠」，船母的「船唇」，以及禪母的「辰城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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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南部吳語從邪牀禪母讀音討論

3.1

我們再來看南部吳語。南部吳語也是古從牀禪母讀擦音是白讀，讀塞擦音為
文讀。曹志耘1996《金華方言詞典》〈引論〉第五頁說：「dz母字多為文讀，z母字
多為白讀」。這裡所涉及到的聲母是古從邪崇船禪等五母，不包括澄母。如金
華方言（據曹志耘1996a《金華方言詞典》及曹志耘、秋谷裕幸2016《吳語婺州
方言研究》111–136頁）：

從母：		 齊zie2/dzi2，慈zɿ2/dzɿ2，座zuɤ6/dzuɤ6，坐suɤ3/dzo6，才材財裁zɛ2/dzɛ2，曹槽
zɑu2/ʣɑu2，前zia2/ʣiã2，才zɛ2/dzɛ2，在zɛ6/dzɛ6，罪sɛ3、zɛ6/ʣui6，就ziu6/dziu6

，截zia6/dʑia6，蠶zɤ2/dzã2，全泉zie2/ʣiã2，藏zɑŋ2/ʣɑŋ2，存zəŋ2/ʣəŋ2，淨靜
ziŋ6/ʣiŋ6，牆ziaŋ2/ʣiɑŋ2，匠ziaŋ6/ʣiɑŋ6，雜賊zəʔ8/dzəʔ8，集絕疾籍ziəʔ8/
dziəʔ8，鑿族zoʔ8/dzoʔ8，嚼ziɑu6/dziəʔ8，昨sɑ3/dzoʔ8

邪母：		 詞辭zɿ2/dzɿ2，隨zei2/dzui2，袖ziu6/dziu6，旋zie2/dziã2，尋zəŋ2/dzəŋ2，象像橡
ziɑŋ6/dziɑŋ6，祥詳ziɑŋ2/dziɑŋ2，習襲ziəʔ8/dziəʔ8，俗續zoʔ8/dzoʔ8

崇母：		 鋤zɿ2/dzu2，助zu6/dzu6，豺zɛ2/dzɛ2，柴zɑ2，愁ziu2/ʣiu2，讒饞zɤ2/dzã2，牀
ʑyɑŋ2/dʑyɑŋ2，狀ʑyɑŋ6/dʑyɑŋ6，閘煠zuɑ6/dzəʔ8

船母：		 船ʑyɤ2，唇ʑyəŋ2，乘ʑiŋ2/dʑiŋ2，舌zəʔ8/dʑyəʔ8

禪母：		 蟾ʑyã2/dʑyã2，常ʑiɑŋ2/dʑiɑŋ2，成城ʑiŋ2/dʑiŋ2，純醇鶉ʑyəŋ2

3.2

浙江開化話也有相同的情形，讀塞擦音是文讀，讀擦音是白讀（據筆者1996年
調查）：

從母：		 座坐zui6/dzo6，字zɿ6/dzɿ6 dzɿ:ə6，槽zəɯ2/dzɔ2，蠶zuɔ̃2/dzaŋ2，全泉dʑyɛ̃2，牆
ʑiaŋ2/dʑiaŋ2，匠ʑiaŋ6/dʑiaŋ6，前zui/dʑiɛ̃2，髒zɔ̃2/dzaŋ2，層zeŋ2/dzeŋ2，鑿zɔʔ8/
dzɔʔ8，皂zəɯ6，樵ʑiəɯ2，叢zəŋ2，昨ʑyɔʔ8，嚼ʑiaʔ8/dʑiaʔ8

邪母：		 隨zui2/dzui2，隧zui6/dzui6，袖ʑiəɯ6/dʑiəɯ6，尋ʑiŋ2/dʑiŋ2，詳祥ʑiaŋ2/dʑiaŋ2，
像象ʑiaŋ6/dʑiaŋ6

崇母：		 鋤zɔ2/dzu2，牀zeŋ2/zuaŋ2，崇ʑioŋ2，狀ʑiɔ̃6/ʣuaŋ6，閘煠zaʔ8

船母：		 船ʑyŋ2/dʑyɛ̃2，唇zeŋ2

禪母：		 辰晨ʑiŋ2/dʑiŋ2，城ʑiŋ2/dʑiŋ2，蟾zuɔ̃2，禪蟬ziɛ̃2，純蓴醇ʑyŋ2，嘗償ʑiaŋ2

崇母「牀」文白異讀體現在韻母的差異上，可是聲母仍讀擦音，不讀塞擦音，換
句話說，「牀」韻母有文白兩個層次，聲母只有白讀一個層次，因為相同音韻地
位（聲調不同）的「狀」聲母就有兩讀，擦音是白讀，塞擦音是文讀。「牀」的聲母
顯然是對應「狀」聲母的白讀而不是文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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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語處衢片方言也大都有這個特徵（開化據筆者調查，其餘據秋谷裕幸
2001《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越往西，接壤贛語地帶，讀塞擦音越多。請
看表2：

表 2. 吳語與贛語交接處從母的讀音

  開化 玉山 江山 廣豐 上饒 弋陽

坐 zui6 ʑi4 ɕi4 ʣo4 ʣo6 ʦʰo6

臍 zɿːə2 zə2 sə2 ʦɿə2 dʑi2 –
材 ʣæ2 zɐi2 sᴇ2 dzɐi2 ʣæ2 ʦʰai2

罪 zei6 zuɐi4 ʣuᴇ4 ʣuɐi4 ʣui6 –
字 zɿːə6 zə6 sə6 ʣɿə6 ʣɿ6 ʦʰɿ6

槽 zəɯ2 zɐɯ2 sɐɯ2 ʣɑɔ2 ʣɑo2 ʦʰau2

蠶 zuɔ̃2 zæ̃2 sɔ̃2 ʣæ̃2 ʣuɐ̃2 ʦʰɛn2

牆 ʑiaŋ2 ʑiã2 ɕiã2 ɕiã2 dʑiã2 tɕʰian2

匠 ʑiaŋ6 ʑiã6 ɕiã6 ɕiã6 dʑiã6 tɕʰian6

嚼 ʑiaʔ8 ʑiɐʔ8 ɕiaʔ8 ɕiɐʔ8 ʣiɔʔ8 ʨʰiau2

晴 ʑiŋ2 zɪŋ2 ɕiŋ2 seiŋ2 ʣĩ2 ʨʰin2

從母是否可以讀擦音在吳語與贛語交接處可以看出分界。開化、玉山、江山、
廣豐，上饒有濁輔音聲母是吳語，弋陽沒有濁輔音聲母是贛語。但是廣豐、上
饒地處江西境內，受贛語的影響明顯，其中上饒是地區市，其受贛語的影響尤
甚，它雖然有濁輔音聲母，但上述這些字聲母都跟贛語一致，讀塞擦音而不是
擦音。

3.3

據鄭張尚芳2008《溫州方言志》第六章同音字表(2008: 177–210)記載，溫州話古
從崇船禪有很多字讀濁擦音（包括j，溫州話j來源於早期的ʑ），其中還不乏有濁
擦音，濁塞擦音兩讀的例子。如：

從母：		 殘饞巉za2/dza2，嚼ja8，才ze2/dze2，裁材財ze2，在罪ze4，載ze6，賊鰂ze8，曹槽
嘈漕艚螬zɜ2，皂造zɜ4，存zø2，蠶zø2，鏨zø4，雜鑿zø8，昨睉痤瘥zo2，坐zo4，座
矬乍唑阼怍祚酢zo6，全泉jy2，絕jy8，前牆薔檣嬙ji2，賤踐匠ji6，捷睫截頡ji8

，瓷辭慈糍zɿ2，聚zɿ4，字zɿ6，自zɿ6/dzɿ6，樵dʑiɛ2/jiɛ2，憔jiɛ2，從jyɔ2，藏髒jyɔ6

，集疾嫉zai8，齊臍薺蠐zei2，劑zei6，籍寂zei8，就鷲僦jɤu6，族jɤu8，曾層zaŋ2

，秦zaŋ2/dzaŋ2，盡燼藎zaŋ4，贈zaŋ6，晴zeŋ2，情zeŋ2/dzeŋ2，靜靖zeŋ4，淨靚
zeŋ6，叢zoŋ2

邪母：		 像ji4/dʑi4，緒zɿ4/dzɿ4，岑zaŋ2/dzaŋ2

崇母：		 潺za2/dza2，孱za2，煠za8/dza8，柴豺儕za2，撰饌zø4，閘鍘za8，鋤zɿ2/zɤu2，牀
jyɔ2，狀jyɔ6/dʑyɔ6，巣zuɔ2，愁zau2，助zɤu6，崇zo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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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母：		 船jy2，塍zeŋ2，乘zeŋ2，唇joŋ2

禪母：		 嘗償常嫦ji2，薯zei6/dzɿ6，辰晨宸zaŋ2，成城誠zeŋ2，純醇蓴淳鶉zoŋ2

上述有擦音/塞擦音異讀的字作者雖然沒有明確說明是文白異讀，但是從詞
彙的口語和書面程度來看，讀擦音的是口語字音，如「殘」za2（大貓~：舊稱二婚
女，剩貨），讀塞擦音則是一般的字音；「狀」jyɔ6（~師），讀dʑyɔ6也是一般的文
字音；煠za8（湯~），讀dza8則是一般的油炸；「白薯」的「薯」在《漢語方音字彙》
溫州話記音裡明確表明讀擦音的是白讀，讀塞擦音的是文讀。這幾對有擦音/
塞擦音異讀的例字裡讀擦音口語程度高，塞擦音文言色彩濃是十分明顯的。
另外，鄭張尚芳先生與筆者通信明確說溫州話「奴才(dze2)」，「道情(dzeŋ2)」，「
相像(dʑi4)」，「自(dzɿ6)來火」這些讀塞擦音的都是來自於浙江官話（杭州話）。

溫州話應該與其他南部吳語一樣，從邪崇船禪母字讀擦音的是白讀，讀塞
擦音是文讀。

3.4

南部吳語的婺州片、處州片、衢州片等方言船、禪母有另外一種白讀，讀塞擦
音。如慶元：舌tɕieʔ8、繩tɕieŋ2、上（動詞）tɕiɑ̃4；常山：尚（和尚）dʑiã0、薯（番薯）
dʑie0；廣豐：舐dʑie4（曹志耘等2000: 29）。船禪母本來字不多，表3我們選擇這些
方言常讀塞擦音的「是樹上（動詞）舌石熟」六字作爲比較，衢州片選開化（據
筆者調查）、江山（據陶寰調查）；處州片選麗水（據陶寰調查）、慶元（據曹志耘
等2000《吳語處衢方言研究》）；婺州片選湯溪、武義（據曹志耘、秋谷裕幸2016《
吳語婺州方言研究》）；北部吳語選杭州、桐廬、紹興和海門以作比較。

表 3. 吳語婺州片、處州片、衢州片等方言船、禪母讀音

  是 樹 上（動詞） 舌 石 熟

開化 dʑieʔ8/zɿ6 dʑiɯ6/ʑy6 dʑiaŋ4 dʑiaʔ8 dʑieʔ8/ʑieʔ8 dʑyoʔ8/ʑyoʔ8

江山 dʑi4/zɿ2 dʑiɯ6/ʑyɛ6 ʑiã4 dʑiɛʔ8 ʑiaʔ8 dʑyɔʔ8/ʑioʔ8

麗水 dzɿ2/zɿ2 zʮ6 dʑiã6 dʑieʔ8 ʑiʔ8 ʑiuʔ8

慶元 ɕie4 tɕiɯ6/ɕye6 tɕiɑ̃6 tɕieʔ8 ɕiʔ8 ɕiɯʔ8

湯溪 dzɿ4/zɿ4 dʑiəɯ6/ʑy6 ʑio4 dʑie4 za4 ʑiɔ4

武義 dʑi4/ʑi4 ʑy6 dʑiaŋ4 dʑie4 ʑiəʔ8 zɔʔ8

溫州 zɿ4 zɿ6 ji4 ji8 zei8 jiəu8

杭州 zɿ6 zʮ6 zaŋ6 zəʔ8 zəʔ8 zɔʔ8

桐廬 zɿ6 ʑy6 zaŋ6 zəʔ8 zʌʔ8 ʑyəʔ8

紹興 zᴇ4/zɿ4 ʑy6 zɒŋ6 zeʔ8 zaʔ8 zoʔ8

海門 szɿ4 szɿ6 szaŋ4 szəʔ8 szɑʔ8 szo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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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3可以看出船禪母讀塞擦音的方言主要集中在南部吳語的處州片、衢州
片和婺州片，北部吳語的杭州、桐廬、紹興、海門以及温州並不見這些現象。在
南部吳語處州片、衢州片和婺州片裏，船禪母讀塞擦音白讀的也只出現在一
些特定的字裏，且具體哪些字可以有塞擦音讀音的各地也不完全對應，這一
點符合文白異讀互相競爭、逐字替代的規律。處州片、衢州片和婺州片船禪母
有塞擦音白讀這一讀音層是跟閩語相通的，是對應層次。表4是幾個閩語點「
樹石」（禪母）的讀音（據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

表 4. 幾個閩語點「樹石」（禪母）讀音

  石陂 建甌 松溪 崇安 廈門 福州

樹 ʨʰiu6 tsʰiu6 tsʰiu6 ʨʰiu6 tsʰiu6 tsʰieu6

石 tɕio1 tsiɔ6 tsio6 tɕiɔ8 tsioʔ8 suɔʔ8

船母字本來就少，不過在閩語裡還是能看到某些船母塞擦音白讀的例子。表
5是船母字「豉秫（糯米）」在閩北方言裏的讀音（據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
市方言研究》）：

表 5. 船母字「豉秫（糯米）」在閩北方言裏的讀音

  蒲城（石陂） 政和（鎮前） 建甌（迪口）

豉 ʨʰi6 ʨʰi6 ʦʰi6

秫（糯米） – ʦʰui6 ʦʰy4

聯繫閩語的相關讀音，我們可以把吳語婺州、處州、衢州三片方言船禪母的讀
音分析為三個讀音層次，互為文白讀，形成層次疊置套合：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
白讀層1 → 文讀層1    
dz(dʑ)   z(ʑ)    
    白讀層2 → 文讀層2
    z(ʑ)   dz(dʑ)

第一層次的讀音只發生在個別字裡，如「是樹上（動詞）舌石熟」，跟閩語相關
讀音對應，它們對應的文讀是擦音，屬江東方言層，說明「是樹上（動詞）舌石
熟」讀塞擦音的層次早於江東方言層。如衢州片開化話船禪二母某些字白讀
是塞擦音，文讀是擦音：「樹」（禪母）dʑiɯ6/ʑy6、「石」（禪母）dʑieʔ/8ʑieʔ8、「舌」（
船母）dʑiaʔ8。另一方面開化話船禪二母某些字白讀是擦音，文讀是塞擦音：「
船」（船母）ʑyŋ2/dʑyɛ̃2、「城」（禪母）ʑiŋ2/dʑiŋ2。塞擦音如果是白讀的，跟閩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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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它們對應的文讀是擦音；塞擦音如果是文讀的，跟杭州話對應（見4.2節討
論），它們對應的白讀是擦音。儘管第一層次、第三層次讀音相同，都是擦音，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根據文白異讀的不同把兩者區別開來。

4.	 吳語從邪牀禪母讀音層次討論

4.1

根據上述吳語各方言點的觀察，北部吳語古從澄崇船禪讀擦音的是白讀，南
部吳語也是讀擦音的是白讀，但不包括澄母字，這可能是南北吳語的一個區
別。從吳語的整體來考慮，早先的北部吳語也應該同如南部吳語，澄母讀塞擦
音，後來一些地方發生了擦音化的音變，澄母讀擦音了。以後新一輪的權威方
言（杭州話）滲透吳語，帶來了澄母讀塞擦音的文讀（見下論述），這樣在某些
北部吳語就形成了澄母白讀是擦音，文讀是塞擦音的格局。各地吳語裡白讀
讀擦音的都是從母字最多。綜合南北吳語可以看出古從邪崇船禪白讀讀擦音
文讀讀塞擦音是它們的共同特點，各地的常見字是：

從母：		 自字糍齊臍薺罪坐材財造前賤蠶牆匠賊昨嚼
邪母：		 隨像
崇母：		 柴豺鋤饞牀閘煠
船母：		 船唇塍
禪母：		 辰城嘗

這些都是方言常用口語詞（字）音，在各地吳語裡也相當一致。特別是從母的「
蠶牆罪嚼」，崇母的「柴鋤牀」，船母的「船」，禪母的「城」都是口語中最為常用
的詞（字）。邪母的情形較為特殊，早期白讀音是擦音z(ʑ)，對應的文讀是dz(dʑ)
，有些方言，如海門話，紹興話，再受晚近讀擦音的官話影響產生了新的擦音
文讀或者新讀z(ʑ)，這樣就會形成雙重的文白對應，其中最早的白讀與最晚的
文讀（新讀）讀音相同，都是擦音。

4.2

我們論證了吳語古從邪崇船禪讀擦音是白讀，讀塞擦音是文讀，那麼讀塞擦
音的文讀讀音從哪裡來的呢？通常說白讀是方言本身的，文讀來自北京等權
威官話。我們選擇邪禪船母的文讀音，發現情況不是如此。表6排列杭州話，紹
興話以及1853年Edkins上海話記音（聲調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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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杭州話、紹興話以及1853年Edkins上海話邪禪船母文讀音

漢字 中古聲母 今杭州話 今紹興話 Edkins上海話 普通話

隨 邪母 dzʮei dzᴇ dzʮe suei
誰 禪母 dzʮei dzᴇ   ʂuei
睡 禪母 dzʮei dzᴇ   ʂuei
徐 邪母 dʑy dʑi   ɕy
袖 邪母 dʑiɤ   dziɤ ɕiəu
尋 邪母 dʑin dʑiŋ dziŋ ɕyɪn
旬循巡 邪母 dʑyɪn dʑiŋ 循dziŋ ɕyɪn
剩 船母 dzəŋ dzəŋ dzəŋ ʂəŋ
序敍緒 邪母 dʑy dʑy 序緒dʑy ɕy
象像橡 邪母 dʑiᴀŋ dʑiaŋ   ɕiaŋ
席習 邪母 dʑiɪʔ dʑieʔ 席dziɪʔ ɕi

表6中的18個字杭州話只有濁塞擦音一種讀法，普通話都只有擦音一讀，但是
十九世紀中葉上海話，今紹興話都有可讀濁塞擦音，其中紹興話18個字有17個
可讀塞擦音，十九世紀中葉的上海話也有8個字可讀塞擦音。顯然吳語裡這種
文讀聲母不可能來自北京話，只有可能是來自當時吳語地區權威話—杭州話。
北宋時，杭州為「兩浙路」的路治，已經是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靖康之難，宋
皇室及大批中原移民南渡，在臨安（今杭州）建都，時間長達150年左右（西元
1129–1276年），當時的杭州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具有中原官話
色彩的杭州話無疑對整個江南地區有較強的影響力(Baxter 2014)，其中杭州
話這些聲母讀塞擦音的特徵覆蓋在整個江南吳語之上，與原來吳語讀擦音的
形成文白層次差異。不過，這種影響力隨著南宋政權的滅亡而逐漸式微，所以
今吳語區裡古從邪崇船禪等聲母讀塞擦音的文讀層與讀擦音的白讀相比是
處於弱勢的。整體而言，各地塞擦音文讀層呈衰退貌。可以看出以杭州為中
心，往南沿金華，衢州一線讀塞擦音的文讀層保留的較好，往東沿紹興，寧波
一線讀塞擦音的文讀音的勢頭逐漸減退，離杭州較遠的麗水，溫州地區讀塞
擦音文讀已經逐漸衰亡，與紹興話相比，溫州話古從崇船禪讀塞擦音的字數
已非常少。可見，這一文讀層消失的過程和程度在各地吳語是不一的，有的消
失得快，有的消失得慢；有的一部分字消失，有的則是大部分字裡消失，才會
古從邪崇船禪等聲母在今吳語裡對應複雜、混亂，才有高本漢，趙元任等人描
述的這幾個聲母在各地「吳語讀作塞擦音或摩擦音，亂七八糟的並沒有任何
條理」（高本漢2003: 326–327）；讀音是「一處一個樣子」，「一筆糊塗帳」（趙元任
1956: 39）。



	 從邪牀禪母讀音與古江東方言	 327

4.3

現在我們來總結一下以上的論述。在吳語裡，古從邪崇船禪等聲母讀擦音的
是白讀，是吳語本地的讀音，北部吳語很多地方澄母也發生了擦化。古從邪崇
船禪等聲母讀塞擦音是文讀層，其來源是南宋時期的權威話—杭州話。吳語固
有的擦音讀法與來自杭州話的塞擦音讀法構成文白異讀層次差異。邪母、船
母、禪母有些字受晚近的北方官話影響，又產生了新的擦音讀法，這樣會跟讀
塞擦音的再構成新一輪的文白異讀，因此，有些字可以看出擦音—塞擦音—擦
音三個不同層次的差異。在吳語婺州、處州、衢州片某些方言裡船禪母還有一
個讀塞擦音的白讀，它對應的文讀是屬江東層次的擦音，說明它是早於江東
層次的讀音，此讀音層與鄰近的閩語相關讀音對應。這一層次的讀音只發生
在南部吳語的某些地點，並不是吳語的普遍特性。

5.	 古江東方言語音特徵與範圍

5.1

本文第2、3和4節是證明吳語中心地帶古從邪崇船禪聲母至少有兩個讀音層次
（個別點還有讀擦音的新文讀），讀塞擦音是來自於地區權威話—杭州話，是
一種文讀。讀擦音則是白讀。讀擦音的白讀層與顏之推《顏氏家訓·音辭篇》中
的記載，以及以後記錄江南一帶方言的文獻相吻合。我們把從邪崇船禪母都
讀擦音作為古江東方言特點，以這個特點來看邊界吳語，以及跟吳語相接壤
的徽語、江淮官話的相關現象，最終來確定古江東方言的範圍。

5.2

首先看丹陽話。江蘇丹陽是「吳頭楚尾」之地，方言也介於吳語和江淮官話之
間。如果按吳語塞音，塞擦音三分這一區別性特徵來看，它不是吳語，因為丹
陽話塞音，塞擦音只有清不送氣，清送氣二分，明顯屬於官話方言。但是丹陽
話具有古江東方言特徵。古從邪崇船禪白讀是擦音，文讀是塞擦音。呂叔湘先
生1993年《丹陽方言語音編》有一份丹陽方言同音字彙，有較為詳盡的文白異
讀記錄，彌足珍貴。作者在前言說：

這裡所記是著者青少年時代的語音，也就是本世紀（二十世紀）第一個四分之
一年代的語音。著者在私塾和小學讀書的時候，讀的是文言文，讀書音和說話
音是分得很清楚的。從20年代(1920)後期起，小學的語文課裡讀的是白話文。
儘管多數教師的「國語」還差勁，也不能用讀文言文的字音來讀白話文了。著
者1987年回丹陽的時候，發現說話音的系統沒有變，儘管個別人對個別字的
音有改變；可是讀書音已有很大變化。只有60歲以上的知識份子還能用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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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讀書音讀文言文，中年以下的人無論讀文言文或是白話文都只能用像樣或
不像樣的北京音來讀了。所以這裡記的讀書音只能作為丹陽方言語音史的一
個剖面來看待。

作者撰書之時已年近九十，文讀音保留較為完整。下列的文白異讀記錄主要
據呂叔湘1993，蔡國璐1995《丹陽方言詞典》作為補充：

從母：		 蠶soŋ2，族sɔʔ8/tsʰɔʔ8，鑿sɔʔ8

邪母：		 徐tɕy2，謝tɕiɑ6/ɕiɑ6，序敘緒tɕy6/ɕy2，穗tɕy6，袖tɕʏ6/ɕʏ2，旋tɕʏ6/ɕʏ6，隨ɕyæ2，
像tɕie2/ɕie2，象tɕie6/ɕie6，席tɕiʔ8/ɕiʔ8，遂ɕy2

崇母：		 柴sɑ2/tsʰæ2，牀sɑŋ2/ʦʰɑŋ2，煠sɑʔ8，愁se2/tsʰe2

船母：		 船soŋ2/ʦʰoŋ2，唇ɕyeŋ2

禪母：		 辰seŋ2/tsʰeŋ2，成城seŋ2/tseŋ2/tsʰeŋ2，盛seŋ2/tsʰeŋ2，常sæ2/tsæ2/tsʰæ2，嘗sæ2/
tsʰæ2，蟬禪ɕɪ2，純醇ɕyeŋ2

丹陽話可讀擦音的字雖然不多，但是能讀擦音的字跟其他吳語的相當一致，
都是古從崇船禪母白讀可讀擦音的常見字，如「蠶鑿柴牀煠船唇城嘗」等。跟
其他吳語不同的是不管是讀擦音還是塞擦音都是清音聲母，沒有濁聲母。說
明丹陽話全濁聲母已經清化。表面看，文讀音到底讀送氣塞擦音還是不送氣
塞擦音似乎有些亂，不過我們仔細分析它們的文白讀音差異就清楚了。「成城
常」三個字有三種讀音，根據作者的記錄我們作如下的排列，見表7：

表 7. 丹陽話「成城常」三字異讀音

  成 城 常

白讀 seŋ2 seŋ2（~裡） sæ2（~州）
tseŋ2（~色） tseŋ2（~市） tsæ2（時~）

文讀 tsʰeŋ2（現~） tsʰeŋ2（~建） tsʰæ2（~識）

擦音與不送氣清音都是白讀，送氣清音是對應的文讀。從文白異讀的角度可
以看出，擦音、不送氣清音是早於文讀送氣清音的兩個層次。其中對應於吳
語的白讀的是擦音層，對應於吳語濁塞擦音的顯然是不送氣塞擦音層次，那
麼最晚的那個層次就是文讀送氣塞擦音層了，它的來源是毗鄰的江淮官話。
所以丹陽話白讀的兩個層次是跟吳語對應，只不過發生了濁音清化的音變： 
z→s，dz→ts，在細音前顎化，分別為ɕ和tɕ；文讀層讀送氣清音tsʰ是江淮官話滲
透層，在細音前也發生顎化音變，變為tɕ，h而且我們可以斷定這一層文讀來自
於毗鄰的通泰片。通泰片全濁塞音、塞擦音聲母不管平仄都讀清送氣塞音、塞
擦音。丹陽話「族」白讀是sɔʔ8，文讀是tsʰɔʔ8。文讀讀送氣清音與通泰片同。剝離
掉江淮官話的層次，丹陽話是有古江東方言的底子的。丹陽話的邪母有文白
異讀，白讀一般是塞擦音，文讀倒是擦音。我們在前面已經有證明邪母讀塞擦
音來自於杭州半官話的滲透，它對應的讀擦音文讀則是晚近的官話滲透層，
這兩個讀音層跟紹興、海門邪母的第二層、第三層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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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安徽涇縣方言據1987年《中國語言地圖集》歸為吳語宣州片銅涇小片，不過據
劉祥柏、陳麗的研究，涇縣方言塞音，塞擦音只有二分，不具備吳語塞音、塞擦
音三分的特徵（劉祥柏、陳麗2015）。涇縣方言雖然塞音、塞擦音只有清不送氣、
清送氣二分，但是它還是具有古江東方言的特徵，古從崇船禪母很多字可以
讀擦音（記音取自劉祥柏、陳麗2015文）：

從母：		 祠sɿ2/tsʰɿ2，自字sɿ6，薺ɕi6，就ɕy6，坐座so6，蠶sɛ2，鏨sɛ6/tsɛ6，造sɵ6，牆ɕiə2，匠
ɕiə6，才財材裁sei2，罪在sei6，前錢全泉ɕiã2，盡靜淨ɕin6，贈sən6，鑿sɔʔ8

崇母：		 鋤su2，柴豺sa2，牀sə2，煠saʔ8

船：		  船sɛ2，唇sən2

禪母：		 辰晨純醇sən2，嘗sə2，償sə3

上述字音有以下一些特點：第一，都是讀清音，其中白讀是清擦音。可以肯定
涇縣話發生了清化音變，z/ʑ→s/ɕ（細音前顎化）。第二，具有文白異讀的字音不
多，所列的也只有兩例：「祠」sɿ2/tsʰɿ2，鏨sɛ6/tsɛ6。從文讀的讀音看，似乎來源於
晚近的官話，因為遵循著平送仄不送的規則，而不是像丹陽話那樣有個不送
氣清音的層次。第三，從所列的字來看，與江浙吳語讀濁擦音的字是十分吻合
的，如「自字坐座罪蠶牆匠前錢全泉淨靜鑿鋤柴牀煠船唇辰晨嘗」等字，換句
話說古從崇船禪母讀擦音各地有一批相同的特徵字。

5.4

徽語分兩部分，安徽長江以南的績溪、歙縣、屯溪、休寧、黟縣、祁門，以及江西
的婺源等地古為徽州府，這一片的徽語可以稱為徽州徽語；浙江西部的淳安、
遂安、建德和壽昌舊屬嚴州府，那一帶的徽語可稱嚴州徽語。徽州徽語雖然古
崇船禪母白讀多讀擦音，但是從母和邪母的白讀基本上是讀塞擦音的。表8是
古從邪母在徽州徽語裡的讀音（據平田昌司主編1998《徽州方言研究》）：

表 8. 古從邪母在徽語徽州片裡的讀音

績溪 就=袖tsʰi6 匠=像tɕʰiõ6

歙縣 就=袖tsʰio6 匠=像tɕʰia6

屯溪 謝=賤tsʰi:e¹ 匠tsʰiau¹，像tsʰiau4

休寧 謝=賤tsʰi:e¹ 匠tsʰiau¹，像tsʰiau4

黟縣 就=袖tʃʰaɯ6 匠tɕʰiŋ6，像tɕʰiŋ4

祁門 就=袖tsʰe6 匠tsʰiɑ̃6，像tsʰiɑ̃4

婺源 就=袖tsʰɑ6 匠=像tsʰi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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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江東方言的定義，徽語徽州片不屬於江東方言的範圍。徽語嚴州方
言古全濁聲母已經清化，所以嚴州方言儘管在浙江省，但一般認為不是吳語，
而是屬於徽語嚴州片。不過徽語嚴州片與徽語徽州片不同，它具有古江東方
言的特徵。請看表9（據曹志耘1996b《嚴州方言研究》）;

表 9. 徽語嚴州片從邪崇船禪母讀音

淳安 齊臍薺ɕi2，坐su5，座su6，祠sɿa2，自字sɿa6，鋤ɕya2，聚ɕya3，柴豺sɑ2，才材財se2/ʦʰe2，
裁se2，罪se3，隨se2/tsʰue2，皂sa3，就ɕiɯ6，蠶蟾蟬禪廛sɑ̃2，鏨sɑ̃3，錢前全泉ɕiɑ̃2，賤
餞ɕiɑ̃6，船suɑ̃2，牀嘗sɑ̃2，暫sɑ̃3，牆ɕiɑ̃2，匠ɕiɑ̃6，辰晨層乘塍承丞sen2，城sen2/ʦʰen2

，晴ɕin2，盡靜ɕin3，淨ɕin6，純蓴醇淳suen2，曾崇sɔm2，藉籍疾ɕiʔ8，昨sɑʔ8，舌ɕiəʔ8/
tɕʰiəʔ8，嚼ɕiɑʔ8，雜賊səʔ8，集絕ɕiəʔ8，煠鑿族sɔʔ8

遂安 糍祠sɿ2，字自sɿ4，聚ɕy6，柴sa2，在sa4，寨sa6，雜閘煠鍘sɑ3，坐座sə4，絕ɕiɛ3，曹槽sɔ2，
皂sɔ4，就ɕiu2，齊薺臍ɕiei2，才財材裁豺səɯ2，賊səɯ3，罪səɯ4，棧sɑ̃4，牆ɕiɑ̃2，匠ɕiɑ̃6

，蟾錢全泉ɕiɛ̃2，賤餞ɕiɛ̃6，沉層塍晴城ɕin2，靜ɕin4，盡淨ɕin6，蠶崇廛sən2，鏨贈sən4

，腸牀som2

建德 糍祠sɿ2，字sɿ3，齊薺臍ɕi2，自ɕi5，鋤su2，坐su3/tsu3，座su6，聚ɕy6，柴豺sɑ2，邪ɕie¹/
tɕʰiɑ2，藏嘗償so2，牀so2/tɕʰyɑŋ2，煠閘鑿昨so6，前全泉牆ɕie2，賤匠ɕie3，船ɕye2/
tɕʰyã2，才sɛ2/tsʰɛ2，財材裁蠶蟾sɛ2，造皂sɔ6，就ɕiəɯ3，禪蟬sã2，層辰晨塍城sen2，成
sen2/tsʰen2，情晴ɕin2，靜ɕin3，淨ɕin6，唇純醇ɕyen2，寨səʔ7，集絕siəʔ8

壽昌 鋤臍糍祠sɿ2，薺sɿ4，字自sɿ6，齊前ɕi2，絕ɕi6，賤ɕi6，座su4，坐su4/ʦu6，袖ɕiəɯ¹/tɕiəɯ6

，愁səɯ2/tsʰəɯ2，助su6，柴豺sɑ2，材財裁蠶ɕiɛ2，在罪ɕiɛ2，船ɕyei2/tɕʰyã2，煠閘鍘ɕyə2

，槽sɤ2，造皂sɤ6，愁səɯ2，唇ɕyã2，蓴ɕyã4，藏嘗償sɑ̃2，牆ɕiɑ̃2，匠ɕiɑ̃6，牀ɕyɑ̃2，辰臣
曾塍城晨層sen2，成sen2/tsʰen2，情晴ɕien2，淨靜ɕien4，煠賊səʔ8，集嚼ɕiəʔ8，鑿sɔʔ8

徽語嚴州片從邪崇船禪母白讀是擦音聲母，文讀是塞擦音聲母（曹志耘1996b: 
61, 85）。表9只列從崇船禪四母，個別邪母有擦音/塞擦音異讀的也列。徽語嚴
州片符合江東方言的特點，所以也納入江東方言。可以看出嚴州片雖然不是
吳語，但是讀擦音的常用字與吳語的相同，從母是「齊臍薺坐前全泉牆淨靜
嚼」等，崇船禪母讀擦音的是「鋤柴城塍船牀辰」等。這些字跟吳語從崇船禪母
讀擦音的字是高度一致的。浙江嚴州毗鄰吳語，相同的現象，又有相同的一批
特徵字，可以證明早先這一區域是連成一片的方言區。

5.5

吳語的北面基本上以長江為界與江淮官話區隔江相望。江淮官話泰如片從母
邪母白讀都讀塞擦音，洪巢片則大致與北京話相同，從母讀塞擦音，邪母讀擦
音，這些不符合江東方言的特點，所以不納入江東方言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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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吳語的南部是閩語中的閩北與閩東方言。閩北邪母白讀有讀擦音或塞擦音
的，但是從母白讀一般只能讀塞擦音，表10是閩北方言三個點從邪母讀音情
況（據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石陂、鎮前、迪口三地的同音字
彙）：

表 10. 閩北方言三個點從邪母讀音

  蒲城（石陂） 政和（鎮前） 建甌（迪口）

罪 dzo5 tsoi5 tsoi8

坐 ʦuai¹ ʦuai6 ʦua4

蠶 tsʰaiŋ5 tsaiŋ9 tsaŋ2

隨 dʑy2 ɬui2 ɬui2

謝 dʑia6 ɬia6 ʦia6

席（席子） ɕio¹ ɬio6 ɬiɔ4

三地方言從母與邪母讀音不符合我們所規定的江東方言從邪同音，且要讀擦
音的條件，三地方言從母基本上是讀塞擦音的，邪母要麼讀擦音（與從母不同
音），要麼讀塞擦音（與從母同音，但是讀塞擦音）。所以閩北方言不在江東方
言的範圍裡。再看閩東話，福州話從母白讀讀擦音，文讀讀塞擦音，如：「晴」
saŋ2/tsiŋ2，「坐」sɔy6/tsɔ6，「臍」sai2/tsi2，「前」seiŋ2/tsieŋ2，「粢(糍)」si2/tsi2，「昨」
sɔʔ8/ʦouʔ8，「載（滿載）」sai6/ʦai6，「槽」sɔ2/tsɔ2，「賤」siaŋ6/ʦieŋ6，「靜」saŋ6/ʦeiŋ6（
北京大學中文系2003），其他閩東方言都有這種情況，如表11（陳章太、李如龍
1991: 66）

表 11. 閩東各方言點從母讀音

  晴 坐 臍 前 粢(糍)

福州 saŋ2 sɔy6 sai2 seiŋ2 si2

古田 saŋ2 soi6 sai2 seiŋ2 si2

寧德 saŋ2 sɔy6 tsai2 sɛn2 sei2

周寧 saŋ2 sɔi6 tsai2 sɛn2 sei2

福鼎 saŋ2 soi6 tsai2 seŋ2 si2

可是邪母白讀是塞擦音，文讀是擦音，如福州話：斜ʦʰia6/sia2，飼ʦʰei5/søy6，席
ʦʰuɔʔ8/siʔ8，尋ʦʰieŋ2/siŋ2（北京大學中文系2003）。也就是說在白讀層面從母與
邪母不同音，不符合前面規定的從邪同音且讀擦音的江東方言特點，所以也
不在江東方言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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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總結

顏之推所說的「南人以錢（從母）為涎（邪母），以石（禪母）為射（船母），以濺（
從母）為羨（邪母），以是（禪母）為舐（船母）」，是指當時的江東方言從邪牀禪
不分，讀擦音。古代的讀音必定會在現代的方言裡留有痕跡，所以我們根據
這幾個聲母是否讀擦音來考察江東方言的範圍。結論是：吳語（南北吳語，還
包括吳語宣州片，但不包括杭州話），徽語（嚴州片）是古江東方言的直接繼承
者。不過，即使是古江東方言的繼承者，歷經一千多年來各種權威方言，有的
是中原權威官話，有的是地區權威話，滲透、侵蝕，江東方言的特徵會保留不
全，有的甚至只是殘留。具體的表現是：在上述的江東方言直接繼承者裡不是
所有的古從崇船禪字聲母都讀擦音，讀擦音的一般是方言口語字（詞）；有的
字（詞）即使讀擦音，也有讀塞擦音的另讀，這種另讀是以後各種權威方言的
覆蓋層，它們跟原來的擦音聲母讀音組成文白異讀差異。吳語區內的杭州話
由於受兩宋之間的中原官話的覆蓋，已不見南朝江東方言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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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cong xie cheng and chuang initials of MC  
and the Old Jiangdong dialect

Fir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cong xie cheng and chuang initials of 
Middle Chinese in modern-day Northern Wu. It is the author’s opinion that the fricative 
reading corresponding to these initials of MC is the original reading in the Wu dialects (i.e. 
the colloquial reading), while the affricate reading (i.e. the literary reading), arrived later 
from the Hangzhou dialect. Same situation holds for present-day Southern Wu, excluding 
the MC cheng initial. Second,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nature of the fricative reading 
corresponding to these initials of MC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iangdong dialects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y, which is exactly what the Yanshi Jiaxun 
tells us. Therefore,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author posits that Wu (excluding 
the Hangzhou dialect) and the Yanzhou subgroup of Hui are the direct successors of the 
Old Jiangdong dialects. Later on the affricate (literary) reading, coming from Central Plain 
Mandarin, covered the whole area of Wu and Hui. The two readings were then in compe-
tition, making the situation more complex: the same character could be read with either 
fricative or affricate initial, depending on locale in the Wu and Hui areas.

Keywords: the Jiangdong dialects, Wu dialects, Hui dialects, the Hangzhou dialect, 
literary reading and colloquial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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